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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調査和研究得知,在 敦煌石窟既有漢密圖像,又 有藏密圖像,就 全國漢地唐密系統而
言,現 存密教遺迹、密教圖像中,以 敦煌莫高窟、安西楡林窟的漢密遺迹、漢密圖像最豐富、最
完整。i據初歩統計保存至今比較常見的密教圖像有十一面觀音41幅①,其 中洞窟壁畫32幅,藏 經
洞所出絹畫9幅。千手千眼觀音71幅②,其 中洞窟壁畫57幅,藏 經洞所出絹、麻、紙畫14幅 。不空
羂索觀音80幅 ③,其 中洞窟壁晝75幅,藏 經洞所出絹畫5幅。如意輪觀音80幅,其 中洞窟壁畫72
幅,藏 經洞所出絹畫8幅④。千手千鉢文殊18幅,其 中洞窟壁畫17幅,藏 經洞所出絹畫1幅 。除此
之外,還 有孔雀明王、馬頭觀音、水月觀音、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地藏與十王、六
趣輪回、四臂觀音、六臂觀音、八臂觀音、金剛杵觀音、金剛劍菩薩等就不一一列舉了。而藏傳














2、 隋至初唐時期:西 元7世紀以來,印 度密教發展到正純密教,顯 教漸衰,所 以隋至初唐
年間東來的僧人如闍那崛多、達磨笈多等都譯有密典。而當時有名的中國高僧如玄奘、義淨等也
積極將密典譯爲漢文。其中影響後世較大的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乘密嚴經》以及由玄奘于
656年 重新漢譯的《十一面神咒心經》和659年 重譯的《不空羂索神咒心經》、義淨於693年 重譯的《不
空羂索咒心經》以及於709年 重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如意輪陀羅尼經》和新
譯的三十卷本《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等。隨著更多密教經典的漢譯和傳播,密 教圖像也就逐漸多
了起來。就敦煌石窟而言,開 鑿于隋開皇五年(585年)的 第305窟 主室中部所設方壇可能與密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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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⑦。初唐時期(618-704年)的 第340、334、321、331窟 ⑧、楡林窟第23窟 的十一面觀音以及第
341窟 的八臂觀音,均 屬密教圖像。但從總體上看,這 個時期密教圖像種類和數量還很少,繪 製於
洞窟的位置又往往在主室東壁或前室,尚 未繪製於洞窟的重要位置,表 明此時的密教地位尚不高,
密教尚不爲多數人所信奉。
3、 盛唐時期(705-780年):i據 史籍記載,完 整系統的密教東傳,始 於"開元大三士"善無










較前有了很大變化,幾 乎擴展到窟内各壁,在 第165、169窟甬道頂部繪製了孔雀明王,甚 至還在
第148窟 南北壁出現了如意輪觀音龕和不空羂索觀音龕兩個莫高窟最早的密教龕⑩。從而反映了漢
密圖像越來越受到重視,這 同樣是此前敦煌石窟所沒有的。











頂心不僅繼續繪製交杵(第14、30、140窟),而 且在第10窟 和第161窟 主室頂心還分別繪製了十一
面觀音經變⑭和千手千眼觀音經變⑮。這是以前所未見的,表 明這個時期密教圖像神位更高。特別















圖像的種類和數量都遠遠少於曹氏時期,表 明這個時期漢密正在衰退,究 其原因,很 可能與西夏
中晩期更加神秘的藏傳密教在西夏境内的傳播有關。













據史籍記載,西 夏王國的統治者信奉佛教,西 夏初期主要吸收中原佛教,但 到西夏中晩期則
對吐蕃流行的藏傳佛教一一即藏密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西藏佛教臈瑪臈舉派的藏索哇和薩迦派
的回巴瓦國師覺:本,于 仁孝皇帝(1140-1193年)在 位期間先後來到西夏傳授藏傳佛教的經義和儀
軌,很 受寵信,被 西夏王尊為上師,促 使藏密在西夏全境迅速傳播,並 得到了很大發展。藏密相
對於漢密來講更神秘,更 深奧,因 而對信徒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謎惑性,故 藏密在西夏中晩期傳播
于瓜沙二州後,漢 密也就不再受到重視。到了有元一代,漢 密雖仍存在,但 藏密卻大為發展,並
迅速傳播于長城内外,大 江南北,藏 密藝術圖像作為中國佛教藝術的奇葩,中 華民族的藝術瑰寶,
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後室北壁有三鋪像,中 舖主像爲雙身,左 側主像爲單身。中鋪男身應是喜金剛,女 身爲喜金剛明
妃金剛無我母⑳。
西壁有三鋪像,中 鋪主像雙身,兩 側主像為單身。中鋪男身為上樂金剛,女 身為上樂金剛明妃金
剛亥母⑳。南壁三鋪主像皆雙身像,從 其特徴分析,其 中,東 側為大幻金剛及其明妃⑳。
第465窟 壁畫分格怖局,畫 面皆用竹筆作遒勁的細線描繪,平 塗濃彩對比強烈,手 心足掌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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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ography of Esoteric (Tantric) Buddhism at Dunhuang 
                          PENG Jin Zhang 
                                 DunhuangInstitute 
  Within the rock caves at Dunhuang, one can see both Chinese Mikkyo (Esoteric or Tantric 
  Buddhism) iconography and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Speaking in terms of China's domestic 
  Mikkyo system during the T'ang, and considering all existing Mikkyo remains and Mikkyo 
  iconography, the Chinese remains and iconography in Dunhuang's Bakko and Anseiyurin caves are 
  the richest and most complete. 
    Conversely, of all the Tibetan remains before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ossessions of these two 
  sites are the most complete; especially Bakko cave no. 465 which is the most typical. Apart from 
  this, a sutra repository cave containing large quantities of Tibetan and Chinese texts pertaining to 
  Mikkyo provide in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soteric Buddhism (Mikkyo). 
  1. Chinese Mikkyo Iconography in Dunhuang Cave Sites 
      1.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 
      2. Sui-early T'ang (Sui: 581-618; T'ang: 618-907) 
      3. Height of the T'ang 
      4. Middle T'ang
       5. Late T'ang 
      6. The advent of the Ts'ao Family 
     7. Hsi-hsia (9904227)
     8.-Yuan (the Mongols) [(1206-) 1271-1368] 
  Il.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in Dunhuang Cave Sites 
     1.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of mid-late Hsi-hsia 
     2.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of the Yuan 
  III. Conclusion: Necessary Consider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Dunhuang Mik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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